本檔案未經整理
從無神唯物論到基督信仰
～一位大陸學者的自述～                                                 于新

我原是從事哲學研究的，八九年底來美國後，因學英文之需認識了一位虔誠的基督徒，第一次見面他送我一本聖經，並說，這就是我的英文教科書。這是我第一次見到聖經。不久，我便被聖經本身的內容所吸引。於是找朋友弄到一本中文譯本來讀。我之所以很快就對聖經發生濃厚興趣，並最後決定改學聖經和基督教神學，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我雖然在大陸接受了近三十年的唯物論和無神論教育，有時還真以為自己是無神論者，但我一直相信命運的存在。因為每當思考自己所經歷的和在周圍人身上所發生的一些事情時，常常使我感到有某種超然的無形的力量存在並發揮著作用。無神論或唯物論當然回答不了這一問題。我以為這是命運。但命運又是什麽呢？我不知道。接觸到聖經後，我才明白其實並不是什麽命運，而是至高的天主在安排和支配著一切。

第二，我很喜歡哲學，因為哲學能夠激發並幫助我們去思考有關人生、社會及宇宙的更深層面的問題。但哲學亦有它自身的局限。作為理性之最高形式，它能引導我們去探究現象界背後的無限的、永恆的、絕對的存在物。但這絕對之物到底是什麽呢？在哲學本身當中找不到答案。而基督教回答了這一問題。因此，從理性進展到信仰，從哲學轉入基督教神學，對我來說是一個合乎邏輯的過程。

第三，更重要還在於，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後，許多人開始重新思考國家與民族的前途和命運。「六四」事件是一個徵兆，它標明了中共及整個共產陣營所强行的「社會主義」實踐已近末日，它終將被民主政治所取代，人們對它的最後一線希望已經破滅。同時，「六四」事件也告訴人們共產政權所奉行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是荒謬的。它的偏狹的無神論，庸俗（下轉P.294）的唯物論，激進的社會革命論，尤其是殘酷無情的「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對共產國家的經濟蕭條、政治專制、民族紛爭、道德衰退等等，負有直接的不可推卸的責任。現在抛棄這一理論的時候到了。
但是，對於在「共產主義旗幟下」成長起來的幾代人來說，到哪裡去尋找新的精神寄托呢？傳統中國文化固然包含了許多寶貴的有價值的東西，有待挖掘和發揚光大；但它本身也存在某些致命性的弱點和欠缺。因此，僅僅靠「復興」傳統，很難提供一個能適應現代人和現代社會需要的安身立命的精神之本。當代西方文化也同樣是優劣慘雜、利弊各半，不可全盤接受。

但一個重要事實是，西方文化在其核心處包含了一個普遍性的真理，它賦予西方文化以生生活力；在此基礎上當代進步的西方文明方得以建立。這個普遍真理就是「基督精神」，從本質上說，整個西方近現代的科技進步與政治民主正是在基督教的孕育中產生的。而基督教關於普遍的愛，以及在愛之基礎上的平等、正義、民主、律法等等，乃是中國文化所一直缺乏的。這一普遍的基督之愛應成為我們批判地取捨傳統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根本準則。

換言之，只有在對愛的上帝的信仰之基礎上，通過對傳統文化中優秀遺產的繼承和發揚，和對西方文化中其他有價值的因素的借取，才能真正構建一個適應並推動現代社會發展的，既與整個人類文明合拍，又能為中國人所接受的精神體系。這無疑是一個艱巨而偉大的任務，它不僅僅意味著許許多多人對上帝的接受，而且意味著一種「文化的皈依」。在這一事業中，每一個中國的基督徒，特別是從事理論活動的基督徒，都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並都能作出自己特殊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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